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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狂热的电影迷。
对于电影的痴迷，说来你不信，

在我很小的时候，一部《加菲猫》，就
曾被刷了无数遍，里面的台词倒背
如流。记得上二年级，《速度与激情
7》上映，我立即被这部大片震撼到
了，可接下来续集的遥遥无期让我
大失所望。连大字也不识几个的
我，毅然决定为这个系列编写剧本，
袖子一撸就整到了第十二集（当然是
我说，爷爷拿笔跟在后面记）——直
到现在，好像第十部还未公映，无法
验证到底是谁的构思更厉害。虽然
没有成功地为好莱坞贡献剧本，可我
对电影的喜爱却一发不可收拾，希区
柯克、黑泽明、斯皮尔伯格、梅尔·吉
普森、克里斯托弗·诺兰……这些大
牌导演，我神交已久。马克·达蒙、
汤姆·汉克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
奥、三船敏郎……好像是熟得不能
再熟的朋友，我们谈遍了电影的天
地与星空，开口《与狼共舞》，闭口
《辛德勒的名单》，哪怕是无言遥望
天空，耳边萦绕的也是《勇敢的心》
那古老的苏格兰风笛。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我的眼睛
近视了。医生告诫说，以后必须要
远离电影，即使看，也只能十分钟。
一瞬间，草原、海洋、远方和梦纷纷
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模糊
变小的世界，一切对电影的热忱与
想象被厚厚的镜片压在心底。

从此，我很少再与电影接触，有
时只能听听电影原声音乐或者影评
来解解馋，但心中的火并没有熄灭，
反而日益渐增地熊熊燃烧。

有一次，老爸给我推荐了一部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李安执导
的，讲述了印度一名17岁少年派在
一次海难中幸存，他被困于一只救生
艇上，在太平洋上漂流了227天，和
他朝夕与共的是一只名叫帕克的孟加
拉猛虎。这个带着海盐味的电影令
我耳目一新，就在我看得津津有味的
时候，却被老妈打断了，原因很简单。

我抱怨万分，这部电影给我留
下了太多的悬念，派和老虎以后的
关系会怎样？是老虎把派赶出救生
艇？还是派把老虎赶入大海？他们
在茫茫的大海上如何生存？又会遇
到怎样的风险……这一切，我都不
得而知，后续情节只存于我无时无
刻的脑补之中。我一直期待着能有
机会把电影看完。

机会终于来了，某个周末，爸妈
出去办事，就我一个人在家里，令人
惊喜的是，还有一部手机陪伴着我，
真是天助我也！我迫不及待地打开
手机，点进电影分享会，那张熟悉的
电影海报又映入了我的眼帘。多少
天的等待，多少天的期盼，我微笑
着，只要轻轻一点，就能感受奇迹。

我停住了。
镜片上的污渍挡住了我的视

线，我本能地摘下，那镜片与镜架极
不协调的重量，让我内心微微一
颤。我眯着眼，再次凑到镜片前，才
发现镜片一圈一圈的，比当初的又
厚了不少，医生的告诫再次回荡在
耳边。

我的内心纠结起来，一方面是
电影的诱惑，一方面是我近视的现
实，我既不想放弃等待了很长时间
的渴望，也不想让双眼受到更多的
伤害。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清早的阳
光明亮耀眼，轻盈地在流动的车辆
上荡漾。天，也如凉水洗过一般碧
蓝。楼下是绿得发亮的樟树和欢天
喜地的人们，他们的笑语仿佛欢畅
的水流，隔着厚厚的玻璃，仔细听，
依然能清晰入耳。

天空如大海，而我，岂不是大海
上的一叶小舟？派靠着他坚强的毅
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和心魔，
才能够让小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
平稳航行。假如我没有那样的毅力
和自控力，也许无须暴风雨，小舟就
会自己沉入海底。我看《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努力探求其背后的深刻
含义，最终却背道而驰，何不是一种
莫大的讽刺。

我关掉了手机，将它放在了抽
屉里。

也许，在生活中，留一份期待，
多一份想象，也是美好的。

正月，年节的鞭炮硝烟刚刚消
散，郎洞村的村民老魏就黎明即
起，要赶着他家的羊去山中吃草了。

朗洞村位于镇远县蕉溪镇东
部，距国家5A级旅游景区镇远古
城只有30公里，这里，清澈的源舞阳
河蜿蜒曲折，像一只水做的荷包，
兜着朗洞村的数百亩玫瑰花田，据
说，到了温暖的四月，玫瑰花盛放，
将引来走南闯北的放蜂人，他们将
帐篷扎在源舞阳河两岸，带着他们的
蜂箱，陶醉在这密集的花海中。这
里放养的跑山鸡，彼时很寻常的食
物，就是地上掉落的玫瑰花瓣。农
家乐的主人们，到时候都会向游客
推荐铁锅炖鸡，鸡肉中也有花香，
是难得的美味佳肴。

而我们抵达时候，玫瑰花田尚
在蓄势待发中，枝头已经酝酿了密
密麻麻的花蕾。老魏家也种了几
亩花田，但是此时还不需要照管它
们，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牧羊上。
此地的白山羊品种很好，羊奶毫无
膻气，可做可口的奶酪，而此地牧
羊也与别处不同，为了防止山羊把
玫瑰花蕾都啃掉，不能将它们散养
在村里，而是要将羊儿送到荒山中
放牧。

走陆路前去，不好管控，于是，
朗洞村村民便发明了一种独特的
办法——划着独木舟，走水路把羊
送到目的地放养，傍晚，再去用舟
接回。老魏目前有24只羊，正好
分两趟运输。等他召集羊儿上船，
吹起哨子来，我就忍俊不禁。原
来，老魏为了让他的羊儿知道谁上
首发船，谁上后发船，就像连长训
练新兵一样，笃定地以哨声召唤羊
儿，三长一短的哨音，是召集6只成
年羊和6只去年新生的小羊首发上
船，成年羊立在船舱首尾，将幼年
羊紧紧地护在船腹位置，并为之遮
挡河风。

已经来回运输了数百次，怕水
的羊都非常淡定了，只见它们像雪
白的老神仙一样在舟中伫立，等着
老魏轻松平静地划桨。独木舟在
源舞阳河上划出一道清澈的水波，胆
大一些的羊还伫立在船头，仔细探
看自己在水波中的倒影，你会觉得
独木舟简直是羊儿悠闲生活的“第
三方空间”，此时，它们既不负责生
儿育女，也不负责啃草长膘，它们
只是天地之间一个悠闲的旁观者，
得失两忘，抵达了仿佛“孤舟蓑笠
翁”一样飘渺灵动的哲思境界。

首批羊去了山中，老魏又回来
运载第二批羊，同样以哨声整队，
哨声三短一长，哨响不过五分钟，
羊就到了。一小群羊又排成狭长的
队伍出发了，不知为什么，此时，我
脑海中跳出了《桃花源记》的某些
段落，譬如“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又
譬如“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
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
入……”羊儿们这是要列队去哪
儿？它们莫不是要去桃花源吧。

老朱在20世纪60年代末参加工
作，没转正前月工资是二十九块五，一
年后调资到每月三十四块，每月寄十
五块给老母亲。单位有大食堂，吃上
面没有讲究，身上还是家乡的土布衣
服，花钱能省就省。鞋子是奶奶做的，
后来老母亲眼睛不行，老朱的姐姐接
着给做。纳的鞋底结实，鞋面浆得硬
挺。春秋的布鞋、冬天的棉鞋，每一
季的包裹都会从千里之外准时寄来。

老朱那时每年春节都会回乡过
年，从上海到湘乡的火车票是十九
块八。除去买一些带回去的特产

外，他把省下来的钱都缝在内衣袋
子里，再带回去。

从前老母亲从牙缝里挤出钱来
供老朱上学，后来成了老朱寄钱贴补
家里，因为家里还有个小十几岁的弟
弟。因为要存钱，老朱很晚才成家，
得了儿子的第二年带着老婆孩子回
湘乡，先坐车摆渡去上海，火车八个
小时到湘乡，再坐汽车到镇上。小他
十几岁的弟弟带着一根扁担和两个
箩筐来接他，一头放行李、一头坐着
娃，走了好久的山路才到家。

再后来，生活慢慢好了，弟弟能

照顾老母亲了，老朱回乡的次数也越
来越少，渐渐在千里之外扎根。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老朱的工资涨幅
越来越高，又在越来越好的政策支持
下发挥了技术特长，赤手空拳在异地
生活的老朱终于过上了越来越舒心
的日子。回乡只要一张机票就行，落
地就有侄子的汽车来接，一张机票钱
也对生活没多大冲击和影响。

老朱今年八十岁了，退休金过
万，老母亲和老姐姐早已不在，家乡
只剩弟弟，平时最高兴的事就是跟
弟弟视频，最大的爱好仍是存钱。

玉兰玉兰
一瓣一瓣回乡过年

◎朱朱


